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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所谓的“610”，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1999年6月10日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遍布中共邪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恐怖组织，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是一个未经行政授权、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秘密任务、推行和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的非法机构。各地“610”不法人员操纵公检法机构迫害法轮功学员，还打着“法制教育”的幌子非法私设洗脑班，劫持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在劳教所、监狱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


“610”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又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组织。“610”不见于中国任何公开机构名单的组织和任何公开的政府文件与正式的法律文件，从成立到系统实施迫害法轮功的整个过程都是非法的。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露，江泽民曾与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有一个秘密谈话，其中就有这么一条：“一般不发红头文件，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批示’！”可见迫害元凶自己也知道是见不得人的，怕留下迫害证据。


“610”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罪行天理难容，同时，“610”作恶者也将承担所有恶行的一切果报，如不悔改，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惩治。◇








    【明慧网】这二十多年来，孔凡英遭中共警察、社区人员一次次的绑架、抄家、关押勒索、骚扰等� HYPERLINK "https://www.minghui.org/mh/glossary.html" \l "37" \o "明慧网上所说的迫害，一般特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迫害�，被迫搬了几次家。二零二一年六月份，兴佳社区和松林派出所和木材社区三方互相串通后，两名警察和一个女的又到她的新住处骚扰，当时她坐在轮椅上，不能说话，生活不能自理。


这次受到了恐吓，孔凡英消瘦了许多，再次旧病复发，在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被送到医院抢救，与七月十日晚八点离世，终年67岁。在她离世一个多月之后，木材社区人员还给她丈夫打电话，让她去一趟……


一、修法轮功做好人


孔凡英是佳木斯亚麻厂退休职工，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因为法轮功是修真、善、忍，从修炼开始就严格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事为别人着想。特别是在单位上班时，自己的活干完了，还主动帮助别人干。有休病假的人手不够时，安排她一个人干一个半人的活，工资不多开，她从不去争斗；有时手巾、肥皂盒、工作服丢了，她从不发脾气。同事们说她变了，她也感到修炼法轮功后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本来对人生失去信心的她，从新充满了希望。


二、进京上访被绑架勒索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孔凡英想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于是走上了进京证实大法的路。二零零零年六月份，刚到佳木斯火車站，就被等候多时的亚麻公安处马德仁（此人现已死亡）绑架，被永红分局大队长石秀文开车拉到永红分局，送看守所非法拘留三十天，勒索三百元现金才将释放。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孔凡英再次和一名老年同修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城楼做了法轮功第二套功法的头顶抱轮，后回家。刚到家大约半个小时，就被带到亚麻公安处，于涛提审，他们让写保证不进京、不炼功，孔凡英不写，被潘佳力、于涛送到佳木斯永红分局，再次送进了看守所。


孔凡英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多次绝食，在集体绝食第四天，滴水未进的情况下，被恶警送进了劳教所，因身体情况劳教所拒收孔凡英，但恶警没有放，而是返回看守所继续迫害。因长期关押，看守所里阴暗潮湿，孔凡英全身长满了疥疮，刺痒得难忍。


在零零年底元旦前夕，孔凡英再次绝食，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日被释放，这次共被非法拘留81天。永红分局向她丈夫勒索了三千元现金，当时她丈夫下岗，孔凡英被停发工资，已没有生活来源，只借到一千八百元交给他们。当时，孔凡英疥疮很严重，皮肤红肿，全身刺痒的，无法入睡，生活不能自理。她回家的第十五天，母亲去世，孔凡英硬撑身体参加了母亲的葬礼。在她母亲火化的当天晩上 ，孔凡英刚到家不到半小时，社区杨老六敲开门，片警李小东让她写保证不炼功，李小东经常来骚扰孔凡英，长期扣压她的身份证。


三、被绑架迫害、险些遭到药物迫害


零二年警察在全市大搜捕法轮功学员时，永红分局石秀文开车到孔凡英家抓捕，被拒门外后，当天晚上佳西派出李小东让杨老六敲开门，后李小东领四名警察非法闯入孔凡英家，把她家大小屋、床上床下、衣柜全搜了一遍，最后只搜到一份资料，就让人把她带走。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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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到了佳西派出所，他们让孔凡英写保证不再炼法轮功，孔凡英不写就被轮班提审，孔凡英不配合，恶警就要把她送进看守所，刚走出佳西派出所的门口，在院里听到她丈夫的喊声，“警察打人了！”就没有声了。孔凡英回头看去，有三个警察，其中有两个警察在她丈夫的身边，一边一个，一手按着他的肩膀，一手把胳膊扭到后背，另一个警察用手掐着孔凡英丈夫的喉咙，这样他们把孔凡英绑架到警车上送进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孔凡英一连几天没有知觉，心脏病再次复发，全身疼痛无力。面对迫害，孔凡英开始绝食，看守所的男警察和一名姓顾的医生，领四五名男犯人，按着她给她灌食。孔凡英不张口，顾医生就用铁的开口器撬开牙齿，当时就把孔凡英的上下几颗牙撬松动。孔凡英全身抽动，当医生抽出胃管时，孔凡英当时就倒下了，将灌的东西全部吐出。


看守所的张医生端一小盆粥说；孔凡英我给你做的是纯绿色食品粥，是用五样米做的。孔凡英告诉他：她不喝，如果要吃就和法轮功学员吃一样。这时他让号里一个女犯人看着孔凡英把粥喝了，那个女犯人让孔凡英喝她不喝，她说：如果你真的不喝，那我就都喝了。东北方五月的天气到了晚上还是比较凉的，号里人都是盖着棉被睡觉，而那个女犯人却是被子也不盖了，内衣也脱了，只穿个乳罩，坐在大木板炕的过道中间，当巡逻的警察过来看见她在那坐着，就喊了一声睡觉了，她没有动，也没有什么反映，，象傻了一样。巡逻的警察看见她，就喊了一声：睡觉了。她还是一动不动，什么反应都没有，就那么傻呆呆地坐在那。这时，孔凡英才明白，原来那盆米粥里被投了毒。


孔凡英当时吃饭的时候，牙齿已被撬得疼痛难忍，不能咬窝头，只好用手把窝头碾碎了，用白菜汤泡着喝，每吃一顿饭不知要吐多少次，一吐就是二十来天，直到吐的是苦的绿水（胆汁），恶警才将她释放。这次孔凡英被迫害三十天，勒索三百元现金。


四、佳木斯佳西派出所和亚麻厂社区的犯罪行为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日上午9点多钟，佳木斯佳西派出所、亚麻厂包片民警恶警高宇飞、协警盖芯又非法闯入孔凡英家敲开了门。高宇飞手持摄像机对着她拍摄，盖芯一手持刊物、一手使劲拽门并说：我们是来采集信息的， 必须开门进屋，孔凡英用力往里拽门拒绝进屋，邪恶的阴谋未能得逞。


恶警又再次返回龚三龙夫妇家砸门，这次又说是派出所的。邻居看见，他们砸不开门就用万能钥匙开，用东西撬门镜（猫眼儿），两次砸门大约40多分钟，楼下围观了很多人。


五、再次被绑架、勒索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大约晚9点多钟，孔凡英在郊区友谊社区发放告诉人们做好人的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年轻男子）。他拿手机打了110，他从自行车上把孔凡英拽下三次，把她连人带车拽倒了，拽住她的衣服袖子不撒手，然后又给佳西派出所打电话。警车来了，当时孔凡英的心脏病出现突发症状，这时佳西派出所警察三个人把她带到佳西派出所，翻兜、询问，然后三名警察带她来到她家搜查，又把她带到佳西派出所，交给了一名值班警察。


孔凡英坐在沙发上，这警察把她撵下来，让她坐在靠墙的冰凉硬板凳上，坐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当时她肾病复发，一宿上了十多次厕所。孔凡英被迫害得身体旧病复发，精神受到很大的摧残，两胯神经疼痛，腰直不起来，疼得她一宿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交接班后，警察窦金峰开始做笔录，田文斌说：“快点签，签完放你回家”，田文斌按住她的手，强行让她按了手印签了字，之后他便打出好几篇文件，她不知道文件写的是什么。


孔凡英当时的身体状态很不好，被迫害得坐、站都支撑不住了，警察也不肯放过她，她的家人知道后，找人给了人情钱2000元，警察才把她放回来。


六、持续不断的骚扰、恐吓等迫害


去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一天下午，她出现了病况，被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不省人事，在重症监护室呆了十三天，才抢救过来，出现了脑出血半身不遂症状，然后又转入了宏大医院做康复治疗，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五月中旬才出院，她的身体还是半身不遂，行走得人搀扶，有时还得坐轮椅，说话语言有障碍，说话费劲，就是这样，兴佳社区的中共人员，也没放过她。大约六月份，兴佳社区的姓赵的书记，让她丈夫代替她到社区签不炼法轮功字，在社区赵书记及工作人员的威逼诱惑下，她的丈夫替她签了不炼功的保证书，还有社区姓马的给她丈夫录了像。就这样她又搬了一次家，搬到一个新地方，中共邪党的警察及社区工作人员还是没放过她，二零二零年八月份，兴佳社区的中共人员又给她丈夫打电话，叫她丈夫去， 说是“配合社区工作”，她丈夫说：“你们不干好事，我不去。”她丈夫没去。


中共邪党的警察及社区工作人员还是没放过她，二零二一年六月份，邪党党庆100周年，兴佳社区和松林派出所和木材社区，这三方互相串通后，由松林派出所的两名警察和一个女的到她的新住处进行骚扰，女的没进屋在门外，去的两个警察进屋一看，她坐在轮椅上，不能说话，生活不能自理，其中一个警察又和孔凡英照了相，然后他们就走了。


这次受到了恐吓，孔凡英心情跌落到谷底，精神振作不起来，人消瘦了许多，再次旧病复发，在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被送到医院抢救，于7月10日晚八点被迫害离世。她离世一个多月之后，当地木材社区的人员还是不放过她，还给她丈夫打电话，让她去一趟，让她去“检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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